再譜少年游 
依然舊調重彈，我來添賦新詞，譜成五段生命樂章，以述四十年之情與思。總而言之，一句心頭老話：年少豪情伴一生。
(一) 餘韻渡江去，天涯安可尋？ 
1969年我往加拿大留學，72年結婚，73年到美國柏克萊教書，三年後返多倫多大學，任教一直至今。異鄉遊子之心路歷程最是逶移曲折。
還記舊文字，我曾賦<浪子吟>(載於《崇基學生雙週報》1970年)，以應李白詩「餘韻渡江去，天涯安可尋」。以下節錄兩段： 

[浪子又一次負起行囊，要往山和海的另一邊而去。
同道中人問：「出門行客，何必負起這麼重的包袱？」 

是五千年的傳統，是感情的累贅，能不重嗎？」 

***** 

異鄉人易老，浪子投入了無所依附、無所假借、無所憑藉的空間。 

仍有真性情，能笑能哭，何必頹喪？依舊酒腔詩腸， 

劍膽琴心。還能讀很多書？還能走很多路？] 

而今我踏遍天涯路，再不著意任重乎道遠否。畢竟浪子回歸多年，已建家於無家。且引錄2007年我所撰對聯：

中和中道中行，即在博文約禮，惜緣香港
大雅大同大智，當茲立命安身，聚義多城 

概述中大人在多倫多。時維香港中文大學安省校友會重組成功，再開新局面。 

我望前路一片好風光，載欣載奔，仍是江山萬里行。
